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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期主題】 

 
 

          如何保持良好的工作精神  

每一個人都需要工作，即使是才剛剛懂事的

兒童也不例外，許多有教養觀念的父母都會訓練

兒童工作，這種精神很值得提倡，螞蟻、蜜蜂尚

且勤奮工作，更何況是人呢？ 

因此人在還沒有老到身體不能動之前，一定要有事情做，即使沒有工作、不為自己、不為賺

錢，也應該利用時間來做義工，服務社會大眾。有些人在退休後，突然之間失去生活重心，健

康也跟著亮起紅燈，百病叢生、萬念俱灰，工作對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由此可知。 

工作就是活動！要動才能活，活了才能夠動，但是這個動不是輕舉妄動，而是有一定的規則、

目標和方向的動。很多人工作起來雜亂無章，把原本簡單的事情變得繁雜不堪；有智慧的人做

事有條不紊，能夠抽絲剝繭，把原本困難的事情處理得清清楚楚。事情本來就有本末始終、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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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緩急，如果能夠掌握得宜，就可以處事自在了。 

不過，每個人的體能、智能都不盡相同，即使親如兄弟姊妹也是如此，不同的體能、智能，

就有不同的學習能力及工作效率。不要和更優秀的人比較，比較是一種不好的心態，比輸了，

會讓人垂頭喪氣，失去自信心；比勝了，又會讓人志得意滿，不但傷人而且傷己。 

以平常心來工作，是較正確的態度，在此有三個觀念，可以幫助我們以平常心做事，這三個

觀念就是：盡心、盡力、盡可能學習。 

無論從事何種工作，都要盡心盡力，遇到力有未逮的時候，就要盡可能地學習，不要做無謂

的比較。學習是永無止境的，好還可以更好，反過來說，差也是沒有極限的，不注意的話，差

的還會更差。所以我們要盡心、盡力、盡可能學習，這就是以平常心來工作。 

有些人是為了報酬、名位而工作，這種觀念並不全然正確。當然，我們工作上不要和他人比

較，但是一定要盡心盡力，不懂的要盡可能學習，這就是工作應有的正確心態，也就是做事的

藝術。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摘自法鼓文化出版《工作好修行：聖嚴法師的 38 則職場智慧》 

 

【心靈。悅讀‧書】 

 

你的慈悲心是有條件的嗎？ 

助人到底是為了自己，還是為了他人呢？ 

本書為我們破解助人的迷思，找回助人的真心， 

並提供以禪法療心、鍊心的方法， 

讓助人工作成為一條自利利他的修行道路。 

 

為什麼很多人好心助人，希望與人交心，卻連自己的心也受傷了？助人工作不只是一種服

務，更是一個修行的歷程。心理學家楊蓓教授以其從事助人工作數十年的專業經驗，以及十多

年的參禪體驗，分享她一路行來的自利利他助人心得。 

本書帶領我們反思什麼是慈悲心？如何生起慈悲心？慈悲與欲望有何不同？讓我們回歸助

人的本意，並做好自我照顧，以禪法轉化與超越生命，使得原本從自我中心出發的有限助人，

轉為無限的助人。 

認識助人的迷思，才能以心交心，讓自己的煩惱心蛻變為真正的慈悲心。 

 

- 摘自法鼓文化出版《交心》 

助人工作在這個社會中，擁有很高的美德和價值，但絕非憑著天真浪漫的熱情就能實現。而是要像

浴火鳳凰，不停地粹練自己助人的心、助人的行為，如此一來，才會做到有效的助人。──楊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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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僧大點滴-2013 生命自覺營】 

冬天的陽光暖洋洋地，曬在法鼓山園區的路上，顯得分外安詳，我們一行人用過午齋以後，

換上簡單的行裝，從禪堂的車道出發，漫步經過潺潺的曹源溪水，參拜藥師古佛，而後穿越鬱

鬱靜謐的小山路，在生命園區前停佇。 

映入眼簾的這一片青脆嫩草地，被橘子樹、紅淡比與竹林包圍著，午間停憩的小鳥不時東來

西去地吱喳唱著，在明天早上即將到來的生命自覺營正授典禮之前，我想

給學員們這樣一個小小的禮物，因為，這裡是 聖嚴師父舍利植存的地方，

而生命自覺卻是法身慧命延續的起點。 

出發前，我們曾經回望禪堂後面那一大片的墓園，水泥建築構成的人工

山景印象鮮明，和眼前的園區形成強烈的對比。紅塵與出世、情執和悲願，

不必言語就已經清楚表達了心中真正的渴望，與覺醒的方向。而開營這兩

天的疲累身心與不適感，似乎也讓這方淨土給洗滌得愉悅、清涼了起來。 

在短暫的分享後，我領著大家一起繞著這塊小小的草地經行三圈，之後向這片土地深深的三

問訊，祈願隔天的典裡能夠順利、圓滿，也祝福參加的學員能夠一直護念自己的初發心，一直

擁有學佛路上的禪悅、法喜。 

回程，我們溯溪而上，讓沿途的樹影撫慰彼此，雖有交談但輕鬆自在，雖是閒語卻也與法相

印。身分的轉換儀式在師父的悲願心中，已經悄然提早開始，而菩薩道上的伴侶，此刻不過是

繼續前世的承諾與善緣，開啟此生與盡未來際的燈燈相續罷了。 

我們，是法鼓山生命自覺營第十屆的男眾第五組，我們來自馬來西亞與美國。 

-摘自生命自覺營 BLOG:生命自覺的盟約-男眾第五組報導-釋常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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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無盡的身教◆【到最需要佛法的地方】◆ 常寬法師主講】 

 

  我是一個不善於言詞的人，跟師父相處，其實有很多的感觸都放在心底。 

  跟師父接觸的因緣，是從 1994 年開始。那時我在美國念書，因為父親罹患癌症住進台大醫

院，所以回來照顧他。當時友人建議我們到寺院祈福，並建議到農禪寺走走。當時我不知道農

禪寺在哪裡，也不知道聖嚴法師是誰。到農禪寺那天，我們在巷口遇見了正準備出門的師父，

坐在車內對著我和父親兩人點頭致意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師父，是我父親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

見到師父，三個月之後，父親就往生了。 

  父親往生以後，我繼續回到美國念書，開始想要學佛，

因此就在密西根州參加佛學社。當時佛學社團有兩套書比較

引人注目，一套是印順長老的《妙雲集》，另外一套就是聖

嚴師父的《法鼓全集》。《聖者的故事》是我看的第一本師父

的著作，書中內容都是講述佛陀弟子出家的故事，也許就在

那時候種下了日後出家的因。 

   2000 年，我決定出家，在僧團安排求剃度者家屬拜見

師父的場合，我的母親跟姊姊都到了，當時師父問我：「你

的父親怎麼沒有來？」我說父親已經往生了。接著師父就當

著家人的面對我說：「以後你要好好照顧師父。」當時我不

知道師父為什麼會講那句話。 

   2001 年落髮之後，那年 7 月，我第一次當師父侍者。

第一次替師父開車，是到中視錄製《不一樣的聲音》節目。

師父就坐在前座，一路上我很緊張，都是正襟危坐，自己在

內心製造了許多恐懼。當時手心一直在冒汗，記得要下交流

道時，師父問我：「常寬，你在僧團能安心嗎？」我沒有回答。可是在那以後，原本緊張的心情

就慢慢沉殿下來了。從此以後不論遇到任何情況，我都會問自己能不能安心。 

  第一次當侍者期間，比較像是師父在照顧我。師父教導我怎麼摺衣服、怎麼收海青、怎麼

摺棉被，也教我怎麼當書僮。所謂書僮，就是師父在寫書法時，在一旁幫忙磨墨或是添墨汁。

第一次是在農禪寺男寮二樓的方丈室，當時師父寫了「水月道場」四個大字，而這張墨寶，差

一點就毀在我手上。 

  師父一開始就確定寫較大的字體，因此準備的宣紙很長。在寫完「水月」二字以後，必須

挪動紙張，才能繼續往下寫。當時我和師父兩人，一人拉一角，師父往前挪動時，我的手還沒

有放，當場就聽到宣紙的撕裂聲，幸好破損的只是邊上一小角，經過裱框後，大家可能看不太

出來。從此以後，我開始害怕當書僮，每當師父要寫書法，我就趕快去洗車。當時另外一位侍

者果耀法師特別來問我：「師父在寫書法，你怎麼不上去？」 

  我其實是在逃避，因為前次讓師父念了一句：「哦！常寬不能當書僮。」我就對自己沒信心，

可是果耀法師說：「師父是在詴探你，你還是要上去。」後來我上去了，從那次開始，我才比較

敢跟師父講話，也發現師父並沒有想像中的嚴肅和嚴格，並且有著很風趣和柔和的一面。  

我當侍者的其中一個角色，就是陪師父去爬山。師父穿僧鞋不適合走山路，所以我們幫師父買

聖嚴師父圓寂之後，大家都希望師

父乘願再來，再回到法鼓山。 我

也曾問過自己：師父會去哪裡？ 

我相信哪裡需要佛法，師父就會去

那裡——到最需要佛法的地方。 

－常寬法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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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兩雙球鞋，為了配合師父的長衫，買的球鞋都是褐色的，在車上及師父寮房各準備一雙。有

天傍晚，機要祕書跟我說：「等一下你要幫師父穿鞋。」我當下覺得奇怪：師父難道不會穿鞋嗎？

因此，我便開始模擬：在師父下樓的地方擺一張圓椅，把師父的鞋子放好。等到師父真的走下

樓來，我便採取跪姿幫師父穿鞋。師父問我：「常寬會綁鞋帶嗎？」我說：「弟子會綁自己的鞋

帶。」然後師父說：「不要太緊，也不要太鬆。」  

  這句話我聽得清清楚楚，可是鞋子不是穿在我腳上，怎麼能夠知道什麼是不要太緊、不要

太鬆？後來師父在爬山的途中，右腳的鞋帶鬆開了，師父就說：「不是跟你講過，不要太緊也不

要太鬆嗎？」隔天同樣的時間，師父又準備出門了，我還是一直在想，到底什麼是不要太緊、

不要太鬆？正當我幫師父綁右腳鞋帶時，師父突然彎下身來，繫起另一隻腳的鞋帶；等於同一

時間，我綁右腳鞋帶，而師父繫左腳鞋帶，我跟師父的默契，就是在這時候培養起來的。那次

以後，師父的鞋帶就再也沒有鬆開過了。  

  這件事讓我學習到，我們要幫助別人，比較難的是恰

到好處。為什麼佛法講慈悲與智慧同時，而不是只講慈悲

或是只講智慧，因為只有悲智雙運，才能夠真正做到恰到

好處。  2005 年 4 月，師父到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之旅。

那時師父還沒有生病，腳程非常快，就像大部分人形容的

「健步如飛」。行程結束後到香港轉機，當時我身上背了

兩個僧袋，兩隻手也各拉著一件行李箱。搭電扶梯時，我

看到機場引導人員走出電扶梯後，直接往右走，但另一名

同行的菩薩因為沒有跟上而往左邊走了，師父因為走在那

位菩薩後面，很自然地也往左邊走，所以我馬上喊了一聲：「師父走錯了！」結果師父一回頭，

就被我拉著的行李箱絆倒，摔了一跤！我趕快把師父攙扶起來，但接下來我的腦海就變成一片

空白，整個人六神無主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：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我怎麼會把師父絆倒？」  

  在回程的飛機上，我根本沒辦法吃東西，也沒辦法喝水，腦筋還是一片空白。到了桃園機

場，大家在海關等行李，我只記得給師父倒了水，聽見師父問我：「常寬，我的僧袋呢？」這才

發現我把師父的僧袋遺忘在飛機上了。師父就說：「常寬著魔了！」接下來又跟我說：「你還會

再麻煩我一次。」  

  回到法鼓山以後，我覺得自己無顏跟僧團交代，也無法跟大眾交代，就把行李打包好，請

當時同寮的法師載我到金山街上搭車，也請他代我好好照顧師父。他知道我很愧疚，便說：「如

果你真的決定要走，自己去跟師父報告。」那時我非常煎熬，不知怎麼面對師父，但還是決定

自己向師父辭行。當天下午，師父在男寮會客室見我，我跪在師父面前懺悔，說自己不配當侍

者。師父就說：「事不過三，我不是說過你還會再麻煩我一次嗎？這就是第三次，不會再有第四

次，沒事了。」之後又對我說：「以後你要盡形壽，報師恩。」  

  接下來，師父到臨時寮講開示，叫我也去聽。師父對著大眾談起這件事，說我們跟自己相

處，牙齒有時都會咬到舌頭，何況是兩個不同的個體，難免會有摩擦或是碰撞。師父是透過開

示讓我把心裡的障礙放下，希望我安心。幾天後，師父從農禪寺打電話到山上找我，我沒有接

到，是聽到其他法師轉述：「師父說，師父現在已經好多了，不用拿柺杖，請常寬放心。」過了

幾天，師父又從泰國打電話回來，我還是沒接到，仍由其他法師轉達：「師父說，師父已經好多

了，請常寬放心。」泰國之行結束以後，師父直接飛往美國，又從美國打電話回來，這次還是

由其他人來轉告我：「師父說，師父現在完全已經好了，可以行動自由，請常寬放心。」 



 6 

  那時，其他法師還轉述師父的另外一段開示：「師父說，你叫常寬，首先要寬自己的心，才

有辦法寬眾生的心。」經過師父幾次的提醒，我才慢慢把自己心裡的負擔放下，把它轉換成正

向的力量…… 

-摘自：法鼓山智慧隨身書《今生與師父有約》（一） 

【僧大新鮮人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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